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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系与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联办

真伪宣德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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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
实物图像考证鉴定学派的代表

唐玄宗与古白瓷的起源

收
藏
收
藏故

事
故
事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皇帝钦命铸造专供郊

坛、太庙、内廷所用的新礼器供器以代粗陋的旧器，

以供案香炉为主要形制。共得鼎、彝、乳炉、敦炉、鬲

炉、钵炉等共 3365 件。铸造由司礼监、工部会同完

成。颁布皇宫内府、王爷府、大臣官府、衍圣公府，还

赐予各地大型神庙、学馆、寺观、经厂等。

宣德炉的制作十分考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兹看如下几则记录：

一、材料：朝廷偶得数万斤极品铜料，号“风磨

铜”，是以普通的优质铜料经过至少4次以上反复冶

炼所得，在优质铜基础上，更别出心裁加入赤金640

两、白银2000两、又各种贵重金属矿物质数十种混溶

其间。奢华艳美，光怪陆离。为求其精，各有精炼6

一12次不等，自有青铜器以来从未有过。

二、形制：参考了商周古器、唐天宝局器、宋大中

祥符《礼器图》《元丰礼器图》《宣和博古图》乃至瓷器

中如汝窑、官窑、定窑、哥窑之形式，讲究外形功用形

制来源清晰，承传到位。

宣德炉之美轮美奂，可据如下记载得之。

同时稍后的明代项元汴（子京）为大收藏家，论

宣徳炉共有四色最称雅美；鎏金仙桃、秋葵、栗壳、仿

古青绿。

冒辟彊有《宣炉歌注》：“宣炉最妙在色。假色外

炫、真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正如好女子肌肤柔

腻可掐”。

秦东田《宣炉说》：宣德炉有“错金、鎏金、蜡茶、

藏经”诸种。

赵汝珍《古玩指南》分为仿宋烧斑、仿古青绿、茄

皮、棠梨、土古诸色。

尤其是《宣炉博论》记载堪称详尽：“宣炉之真

者，其款式之大雅，铜质之精粹，如良金之百炼。宝

色内涵，珠光外现。淡淡穆穆，而玉毫金粟隐跃于肤

理之间，若以冰消之晨，夜光晶莹映彻”。又鎏金在

炉口与耳间，则称“覆祥云”；在腰腹间，称“金带国”；

在底足间，称“涌祥云”。

最诡异的是，在宣德三年曾主持宣德炉制造的

工部官员吴邦佐，在朝廷制造工程结束封炉停造后

不久，即聚集当时铸炉工匠技师多人，将剩余各种原

料来仿制宣德炉。工艺仍保持非常精湛，但因为原

料所剩相对不充分，所以仿制数量不多。这批宣德

炉有底款“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吴邦佐造”、“工

部员外郎李澄德监造”。它与正宗的宣德炉底款“大

明宣德年制”楷书六字款不同，但材料、工艺均一致，

可谓“下真迹一等”，故在古董市场，亦以此归属真品

宣德炉一族。

明万历后直到清中期乾隆嘉庆，仿铸宣德炉成

为一种时髦。其特点是经济格局稳定，伪铸者也在

技术上精益求精。有“北铸”施念峰，“南铸”甘文堂，

“苏铸”蔡氏徐氏，皆为一代高手。如果不假“宣德

炉”名目，都可以在本朝领袖群伦，但被指为仿制，是

追随者而不是首创者，故这几百年的宣德炉，当然皆

被称伪而已。清末民国以来，滥制滥仿的弊端使宣

德炉的声誉一落千丈，以致我们在民国以来的古董

市场中所见的所谓“宣德炉”不仅百无一真，甚至说

它们是万无一真也不为过。

之所以是万无一真，是因为不知道哪件是真可

以作为标准器。材料形制的相同相似，已经使宣德

三年“大明宣德年制”的最正宗，与“大明宣德五年监

督工部官吴邦佐造”等的追仿品不分彼此了，至于其

后的北铸、南铸、苏铸也是精益求精，只要也有“大明

宣德年制”的底款，在制作工艺的精致与材料的纯粹

程度方面，真可说是伯仲之间，故而在绝大多数场合

中，没有一等一的慧眼，是无法分辨的。反倒是后来

的粗制滥造，满大街满地摊上都是歪瓜裂枣式的宣

德炉，识别易如反掌。但不知真，焉知假？没有真品

作为标准器，当然就没有了判断的依据，于是宣德炉

之鉴定，便成了难上加难的事儿了！换言之，鉴定海

量的清中晚期到民国的劣炉，并不繁难；但真要看出

“宣德三年”的正器与“宣德五年”吴邦佐的准正器，

即使是分辨宣德年的极品和清代前期中期的“北

铸”、“南铸”、“苏铸”的仿制精品，亦必是玄虚之极、

云山雾罩的混沌之事呢！

若梦想去潘家园检漏，能遇上乾隆嘉庆时的“北

铸”、“南铸”、“苏铸”之后仿的宣德炉，已是撞上大运

了。若能再碰上宣德五年吴邦佐造之准宣德炉，那

更是中头彩的福分了。宣德炉从一批特指精品极品

到成为笼统的泛香炉种类名称，反映出一个常见的

历史发展事实：初时呕心沥血不厌其精，越往后越大

众当然也就越泛滥以至不可收拾与控制，专业地位

与尊严荡然无存。“劣币驱逐良币”，真是令人徒唤

奈何。

当然也有一问，宣德三年的那3300多件真正的

宣德炉，难道就一件都不存于世了幺？

文/蔡暄民

唐玄宗因梅妃爱白而定邢窑为官窑

单色釉的白瓷最早出现在汉，湖南长沙东汉墓

出土的就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原始白瓷。到了隋朝，

白瓷生产已经成熟，可从陕西西安郊区李静训墓（隋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出土的白瓷得到见证，此时的

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不见白中泛黄或泛

青的现象，当时生产白瓷不局限于陕西西安一带，附

近很大范围均有生产。到了唐代，白瓷生产更是遍

地开花，窑口林立，有史料可查的就不下于几十种窑

口，如河南的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

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的浑源窑、平定窑、陕西的

耀州窑、安徽萧窑等等。

当然，唐代以邢窑为代表，始列唐代官窑，即“大邢

库”的贡瓷。唐代以白瓷作官窑，据史料记载，唐玄宗

一生最倾心三位女人：武惠妃、梅妃和杨贵妃。贵妃杨

玉环名闻天下，却少有人知道玄宗帝王生涯中，长长的

十年都与白衣天使般的梅妃江采萍朝夕相伴的故事。

最早被玄宗宠幸的妃子武惠妃过世后，玄宗伤

心至极，终日不思朝政，精神恍惚，高力士为解皇上

之忧，跑遍大江南北，终于在福建莆田物色到姿色超

群，才压群芳的妙龄少女江采萍。玄宗一见采萍，恨

晚相见，从此精神倍增，采萍也确不负圣恩，琴棋书

画无一不精，还能写一手清丽隽怡的好散文，更爱素

雅脱俗的白色，整日白衣白裙，宛如凌波仙子，还随

身携带一支白如羊脂的玉笛，兴来之时就吹奏一曲，

常把玄宗送入飘忽如仙幻境中。她更喜白梅，说自

己是白梅转世，所以，她闺房中的瓶子必须是白色，

插上一枝怒放的白梅，玉笛声悠悠，白衣裙飘飘，是

何等的圣洁。为此，玄宗赐她为“梅妃”，为博得采萍

一笑，即钦定类雪似银的邢窑为大唐官窑！

传说如此，我信，因中国封建时代，往往由独尊

天下的皇帝嗜好决定了那个时代审美标准，皇帝喜

爱白色，那普天之下即以白为国色。例如宋徽宗喜

青色，宋朝官窑即以天青为主色调。“邢窑”不但是开

创皇家御用瓷先例，它最大的历史价值还在于为后

世历代青花瓷、彩绘瓷的发展提供了最良好的载体

基础，犹如书画家得到了最好的白色宣纸一样，只有

在白色的底幕上才能书画出最醒目最动人的画页。

当时，两分天下的是南方的越窑青瓷和北方的邢窑

白瓷，素有“南青北白”之美誉。

定窑和枢府釉瓷是白瓷的高峰

到了宋代，发展成了鼎立瓷坛的五大名窑“汝、

哥、官、定、钧”。其实，明朝是排为六大名窑的，即

“柴、汝、哥、官、定、钧”，只是柴窑之色被千年误读，成

了“世不一见”的稀罕之物，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五代名窑几乎全是以单色釉著称，除了钧窑的

窑变紫斑之外，都以素雅、沉静、极简见长，最具一脉

相承的当数“定窑”，与邢窑相比，定窑的胎质更白更

细，还增添了诸多的划花、刻花、印花等工艺，使白瓷

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到了元朝，元枢府釉白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

宋定窑的烧制工艺，特别是在高濂的《遵生八笺》中

讲到的“饶窑”更是与北方的定窑相似，无论从胎、釉

的精细度都不输给定窑。饶窑还增添了用青花和釉

里红绘制的内画工艺。清代的琉璃鼻烟壶内画工艺

即继承了元饶窑的特点。遗憾的是饶窑较少，历来

价高，世上难以见到。所以，元代除了军事上强悍，

在艺术上也屡创高峰，元曲是历史上的顶峰期，元瓷

同样在中国古陶瓷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元枢府白

瓷、元青花、元彩绘瓷等均有惊世骇俗之作。因为有

枢府釉的精美白瓷，才创造出了青白相映的元青花

的迷人境界。

出身于游牧民族的元统治者，世世代代生活在

蓝天白云下的茫茫大草原，碧绿无垠的草地上镶嵌

着点点白色的蒙古包，蓝白相映，绿白相见的色彩深

深地根植他们心底，他们灵魂深处喜欢白，酷爱蓝和

绿。因此，钟情于枢府釉的白，迷恋于青花瓷的蓝白

映衬和蓝釉白龙梅瓶的蓝白色泽是情理中的事。封

建时代，统治者的审美情结是造就那时代艺术成就

主要推动力。那种乳白色和蒙古包颜色十分接近的

枢府釉瓷自然成了元统治追慕的对象，树立了单色

釉白瓷的又一高峰。

永乐甜白釉瓷和德化窑白瓷堪称绝妙

到了明代，单色白瓷发展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就

是以甜美内敛著称的永乐甜白釉瓷了。

永乐甜白釉可以说是集历代各白釉瓷众长于一

炉，无论釉色，胎体，造型及制作工艺上的精细度

都别具一格：刻、划、堆、塑等手法兼备。特别是

那柔和温润的甜白色泽，真的会深深地沁入观者心

底。无疑，永乐甜白釉瓷是单色白瓷发展的又一高

峰，是古陶瓷史上树起的一块丰碑。如明人王士性

《广志绎》 说：“宣德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胜”，

那么，永乐绝对以“甜白胜”。其实说到“成窑”，

并非五彩瓷一枝独秀。成化的脱胎暗刻纹白瓷也是

独步瓷坛的。

我常常独自冥想：在薄如卵翼的白胎上如何刻

上那么栩栩如生的动物纹饰的？仿佛吹之欲破的胎

体怎么承受得了针尖的刻划，而且线条极为流畅！

更奇的是，不迎光

照映，根本发现不

了纯净的釉色下还

有生动的刻划画面。

这里必须一提的

是产自福建的德化窑白

瓷，自宋至清末一直在

烧造，且大量外销，属民

窑，但烧制的精品颇有定窑的神韵，特别是出自何

朝宗之手的人物塑像，更是神韵独绝，虽是民窑，但

少数精品不输给官窑。清代出现了很多仿成化窑

的官窑佳器，其中单色釉白瓷是其中很主要的一个

品类。雍正时仿得最好，但很少有超过成化窑的。

乾隆时也不乏仿得好的成功之作，我曾见过一件六

棱型的素面开光的观音尊，每个开光的面全是无纹

无饰的素面，素面之间的间隙中剔刻了极为精细的

纹饰，有万字纹、回纹、如意纹、福在眼前纹等。虽

众多纹饰，但通体极为协调，像一位仪态沉静、典雅

的贵夫人。这也是唐英留给后世的一件“瓷魂”式

的作品。

三代以后，单色釉白瓷就无甚可书的了。

总之，单色釉白瓷初创于北方，到了元代就移师

南方，成为景德镇御窑的主要产品之一，一直延续到

清三代。

文/林如

从1983年重新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

小组名单上，可以看到一位鉴定家：傅熹年。与谢稚

柳、启功、杨仁恺、徐邦达等当代最受关注的几大权

威鉴定家相比，傅熹年可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关

于他的介绍和研究文章并不多，研究他的书画鉴定

理论和方法则更少。也许是因为研究建筑学的出

身，以古代建筑史介入古书画鉴定，而不是从通常人

们所看重的笔法、风格、题款等书画作品本身的内容

来研究书画鉴定，因此容易被忽视。但即便如此，他

对中国古书画鉴定所作的贡献仍然是有目共睹。

或许正相反，正因为他独特的知识结构背景，使他对

书画鉴定有着有异于别人的最独特的视角。为书

画鉴定的研究提供了以书画本身为主的鉴定方法

之外的又一种研究方法和鉴定风格。而他以书画

圈外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寥

寥几位鉴定家之一，可能也正因为此。

傅熹年涉猎的研究领域非常广，这对古书画

鉴定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除了书画艺术本身的

笔墨、风格、气韵外，书画鉴定还涉及题跋印章中

透露出来的文史文献信息、作品的装潢和材质、画

面所描绘的建筑物和服饰、器物等方面的内容，任

何一个细小环节的漏洞都会左右古书画的真伪判

断结论。因此，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越多，判断书画

真伪的依据也越多，结论也更可靠。

傅熹年出生于文博世家。祖父傅增湘先生是

著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大藏书家，父亲傅忠

谟是一位古器物学家，对古代玉雕艺术颇有研

究。傅熹年受先辈影响，在业余时间进行古籍版

本目录学与古器物学方面的研究，先后整理了其

祖父傅增湘与父亲傅忠谟遗稿，出版《藏园群书经

眼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

书目》、《古玉精英》、《古玉掇英》等书，对古籍方面

的整理颇有贡献。

傅熹年是建筑学领域出身，1955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建筑系，先后为梁思成教授、刘敦桢教授助手，

从事中国古代和近代建筑史研究。后来侧重研究

已不存在的历史上重要建筑的复原研究。出版了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古建腾辉——傅熹年建筑

画选》、《北京古建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史》等专著，在建筑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同时，傅

熹年也从事绘画史的研究，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中的《北宋绘画》、《南宋绘画》、《元代绘画》

三卷，对古代绘画史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

对古籍与古文物的研究和积累使他对古书画

鉴定的研究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基础。对古代建

筑史与古代书画史的双重研究，可以两者结合，以

对绘画中古建筑的考证分析切入到书画鉴定中，

从而为他的古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树立不同的视

角，在古书画鉴定领域中偏师独出。

编/蔡思超

若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

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

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

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

——晋·卫夫人《笔阵图》

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着意，张

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太半。唐则少陵题咏，曲

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

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

漫仕、龙眠，或评品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

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

能且不好者，将应之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

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

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

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

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

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

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

——宋·邓椿《画继·卷九》

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

半幅之上，上留天之地位，下留地之地位，中间方

立意定景。见世之初学，遽把笔下去，率尔立意，

触情涂抹满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

得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哉。

——宋·郭思《林泉高致集·画诀》

“炸包”存在于胎表釉下的过烧石灰，历经百年

后，逐渐膨胀，釉面微裂微鼓，其颗粒小于“炸线”、

“炸瓷”的，但大于造成鼓点的。仿不出。目前，很多

的古瓷爱好者，无师自通地运用了这点。加之，清末

民国的民窑器中，含有过烧石灰的特别多。值得传

记的是，再过二三十年，现在的仿品也会出现“鼓

点”，“炸包”、“炸线”、“炸瓷”，到了那时，又会去寻找

新的辨别方法了。

（华夏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院供稿，耿宝昌
讲述）


